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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个体层面对本土管理学问题进行探讨，基于知识视角提出了背景知识、情境知识和视界

知识的三维分析框架，对个体从事中国管理理论、管理的中国理论和世界管理理论研究的路径演化进行

阐释，并提出改进个体管理学研究效果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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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组织管理研究》（MOR）2009 年第一期刊载

的 9 篇论文中，围绕追求“中国管理理论”还是“管理

的中国理论”的争论，十三位学者对中国管理研究现状

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讨，并探索了未来之路（Tsui, 2009; 

Barney & Zhang, 2009; Whetten, 2009; Child, 2009; Von 

Glinow & Teagarden, 2009; Cheng, Wang & Huang, 2009; 

Zhao & Jiang, 2009; Leung, 2009; Tsang,2009）。Barney

和 Zhang（2009）、Whetten（2009）对于中国管理学研

究两种不同策略的探讨以及对情境理论的深入洞察，可

以预见将对中国本土管理学研究产生深远影响。然而，

由于上述文章都是围绕中国管理研究这一大命题架构

而成，因而皆从科学共同体的组织层面对中国管理研究

团体的未来之路进行研究和评论，没有从个体层面对中

国本土管理研究者的学术道路进行专门论述，仅是个别

文章偶有提及。由于这一前提的存在，这些关于个体本

土管理学研究的观点难免有些含糊和笼统。 

中国管理学研究“中国管理理论”还是“管理的中

国理论”的路径选择，使本土管理学研究者陷入了二者

择一的困境。Barney 和 Zhang（2009）指出，中国管理

学学者面临着类似的选择——应该选择何种路径来拓

展该领域的研究工作？（Tsui, 2009）鼓励学者们选择“管

理的中国理论”，指出“所有无论直接地或间接地参加

该论坛的学者都认为，如果中国管理学者真的想要对学

界和实践界有贡献的话，那么应该选择一条自己的羊肠

小道。”（Tsang, 2009）进一步指出，中国学者面临的

主要挑战不是他们能不能或者应不应该选择一条羊肠

小道，而是他们“是否有勇气逆流而上，破浪而行”。

相比之下，Barney 和 Zhang（2009）对这一问题论述更

趋客观，所着笔墨也最多。该研究认为，学者们不同的

路径选择对于中国管理研究的未来发展大有裨益，“由

于各路径所要求的讨论颇为不同，单个学者很难选择两

路兼行。”但在职业生涯的不同阶段和/或不同时间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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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可以从事上述不同类型的研究。由这些阐述可以

看出，这几位学者普遍认为个体应该在某一阶段和/或某

一时间点选择两种路径中的一个，但是对于选择某一路

径所应具备的基本条件没有提及，对于不同学者不同路

径选择背后的知识结构没有加以考虑。然而，无论是康

庄大道还是羊肠小道（Cheng, wang & Huang，2009），

科学共同体需要共同的目标，共同的价值观以及共同的

知识结构。因为如果一个科学共同体没有共同的知识和

愿景是很难对话的，即使对话，也很难在对话中相互学

习和促进。那么，个体科学研究者的支流汇入科学共同

体的洪流，这个共同的知识交汇基础是什么？ 

既有研究基础使我们更加清晰而明朗地认识到本

土管理学研究的艰巨性与复杂性，其空白之点也为后续

研究提供了思路和启示。接下来本文将对这些文献中所

涉及的共同的知识基础进行探讨，并在此基础上以知识

理论的视角建构分析框架，对个体本土管理学研究路径

进行探讨。 

2 基于知识视角的分析框架 

2.1 既有研究的分析框架 

Tsui（2009）指出，“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管理学

研究追随西方学术界的领导，关注西方情境的研究课

题，验证西方发展出来的理论和构念，与借用西方的研

究方法论。而旨在解决中国企业面临的问题和针对中国

管理现象提出有意义的解释的理论的探索性研究却迟

滞不前。“Barney 和 Zhang（2009）也遵循着是运用与

完善西方的管理学理论和方法，还是发展中国情境下的

理论，将中国管理学研究划分为“中国管理理论”和“管

理的中国理论”。这些研究不约而同地按照背景知识和

情境知识两个维度被学者们加以区分（见表 1）。关于

背景知识，Tsui（2009）指出，“绝大部分的中国研究

都不约而同地采用西方已有理论来解释中国现象。”“中

国学者都非常地聪明，他们可以很快学会如何正确使用

研究方法。”关于情境知识，Whetten（2009）认为，

“所有的组织理论均以各自方式依赖于情境”。Tsui

（2009）也指出，“大部分采用这种‘舶来’的方法的

研究也都情境化不足”。由此，我们把背景知识界定为

个体研究者所拥有的与既有的管理学理论和方法相关

的知识；将情境知识界定为个体研究者所拥有的与管理

学研究问题所发生的情境相关的知识，包括文化、制度

和经验等。 

Table 1. Analysis framwork of literature review 
表 1.既有文献分析框架 

文献 背景知识 情境知识 

(Tsui，2009) 应用性研究 开发性研究 

(Cheng,Wang&Huang,2009) 

(Zhao.S&Jiang.C,2009) 

中国管理 

理论 
管理的中国理论 

(Barney&Zhang，2009) 演绎式 归纳式 

(Von Glinow&Teagarden,2009) 严谨性 切题性 

(Whetten,2009) —— 情境化理论 

(Child,2009) —— 
中国管理研究情

境 

 

具体来说，一方面，学者们依照背景知识和情境知

识这个二维框架将中国管理学研究划分为应用性研究

和开发性研究、中国管理理论和管理的中国理论、演绎

式和归纳式、严谨性和切题性。二维框架的局限迫使个

体中国管理研究者不得不陷入二者择一的僵局。从另一

方面讲，学者们对于这一研究框架的局限性已经有所察

觉。Barney 和 Zhang（2009）指出，中国管理理论还是

管理的中国理论，需要以一种更加动态和演进的方式进

行重新构建。偏重于既有背景知识的西方学者，寻求不

成为范式的奴隶，而成为主导者（Tsui, 2009）；东方学

者对于本土情境知识的熟捻，也容易陷入文化特殊性之

中（（Child, 2009）），而无法传达出具有文化普遍性

的世界管理学知识。因此，无论是执着于背景知识还是

情境知识的研究，都面临着新的知识创造的挑战。 

2.2 知识视角的分析框架 

为了避免二分思维框架造成的非此即彼的对立矛

盾，笔者引入了视界知识这一新维度。视界知识并非笔

者首创，而是哲学家、社会学家哈贝马斯（2001）在《后

形而上学》一书中提出的。哈贝马斯将视界知识抽象地

理解为不同历史生活视角的参与者达成理解的基础。在

本文中，笔者将视界知识界定为个体研究者所能理解的

新现象和问题的范围，表现在对不同情境的差异性与共

同性的理解。 

由于前面提到的本土管理学研究者仅触及到背景

知识和情境知识，而视界知识这一概念是从哈贝马斯的

概念中借用过来，为了使这一概念与本文的研究问题所

赋予的意义相符，笔者认为有必要从背景知识和情境知

识的演化中，对视界知识的生发进行阐释，以论证将后

The International Forum on 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 Ⅱ

978-1-935068-45-7 © 2010 SciRes.39



 
 

 

 

 

 

者纳入分析框架的必要性。 

 

Figure 1. Analysis framework from a knowledge perspective 

图 1.基于知识视角的分析框架 

 

首先，新的管理学知识来自于知与无知之间的张

力。从哲学认识论角度来说，知与无知的矛盾贯穿于认

识活动的始终，是认识活动中的一对基本矛盾(鲍宗豪，

1991)。“新知识产生于知与无知之间的张力：没有知

识就没有问题——没有无知就没有问题。知识的增长总

是伴随着新的无知，同时也是一种新的知识……知识与

无知间的张力导致问题和尝试性解决办法（卡尔·波普

尔，1996:100)。”新的问题解决促使个体产生新知识，

产生新知识的同时也面临新的无知。从这一视角来看，

对于拥有一定背景知识、情境知识或者二者兼而有之的

个体管理学研究来说，随着时间的演化，必然出现新的

无知。其次，视界知识来自于对个体无知的认识。苏格

拉底是最早对无知发表见解的哲学家。他认为，“承认

我们的无知，乃是开启智慧之母”，苏格拉底借无知一

词提醒人们要充分意识到“自身无可争辩的无知”。科

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进一步指出，“无知学说使我们获

得一种重要的见识，即，在我们对各种事物所知程度的

微小细节上，我们之间也许存在巨大的差异，但在无限

的无知上，我们都是相同的”（卡尔·波普尔，1996:35）。

哈耶克集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研究于一身，在研究

个体行动与社会整体秩序之间关系时，他从性质上把无

知区分为两种：一是一般性无知，指“个体行动者对开

始某种特定行动所必须的知识范围是无知的，即对许多

特定事实是无知的，这种无知是可以克服的”；一是必

然无知(necessary ignorance)，是“行动者对于开始行动

时所应遵循的社会行为规则处于部分无知的状态，这种

知识绝不能被行动者所获得，这种无知无从克服而只能

应对。”他还特别指出，“人对于诸多有助于实现其目

标的力量往往处于必然的无知状态”（邓正来, 2004）。

视界知识是从无知的状态中演变出来的，正是对于未知

的把握，使得个体的视界知识不断演化和进步，拥有一

种前瞻性。再次，视界知识的扩展是人际互动的结果。

由于西方唯科学主义思想的影响，传统上知识被定义为

“经过验证的真确信念”，科学知识被当成是知识的唯

一来源（Von krogh, Nonaka & Nishiguchi, 2001）。随着

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的兴起，知识是一种重要的生产性

资源的观点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实践性知识的重要价值

得到提升。实践性知识首先是动态的概念，是实践中的

个体知识行动，而不是科学知识应用的静态结果。由此，

知识的定义演变成为“验证个体信念接近于真理的人际

动互动过程”(Nonaka, 1994)。由此，个体的新知识产生

于科学共同体的对话和交互中。针对研究主题的对话和

交互，使得个体研究者的视界知识随着学术视野的扩展

而丰富。中国管理研究的未来还正在兴起（Mintzberg & 

McHugh，1985），这是一个具有路径依赖和动态演进

特征的发展过程(Barney, 2009)。中国管理变化中蕴含着

深刻的情境差异和不断的变化（Von Glinow & Tea-

garden，2009）。视界知识这一新维度的加入有助于我

们把握这一动态演进特征。（Von Glinow & Teagarden，

2009）指出，盲人摸象的寓言是万古长青的，“每个人

都对了一部分，但他们所有人都错了！”（saxe, 1873）。

Von Glinow 和 Teagarden（2009）还提出“我们是如何

得知我们所知道的？如何知道我们所不知道的？我们

怎么知道我们了解到能够反映事实，并且包含了足够的

内容？什么时候我们能知道自己了解到已经足够了

呢？最后，这些问题为什么是重要的？”。从本质上，

这些问题都来自于对于未知的担忧，而视界知识维度有

助于帮助个体研究者在知与无知的张力中不断演化。 

3 个体本土管理学研究 

基于知识视角的分析框架，我们将围绕中国管理理

论、管理的中国理论和管理的世界理论对个体研究者的

研究路径演化进行探讨。 

3.1 中国管理理论、管理的中国理论和管理的世

界理论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全球视野下的本土管理学研究

思考。笔者认为，无论是中国管理理论还是管理的中国

情境知识 

视界知识 

背景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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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都没有将本土的管理学研究引向全球化视野和更

远的前景，都还局限在中国情境下。中国管理研究者可

以发展创新的和具有影响力的想法和理论，这些想法和

理论并不一定局限于中国文化的背景，而可以是放诸四

海而皆准的（Leung，2009）。“中国管理研究学术社

团应从事既能贡献普遍管理知识，又能解决中国管理问

题的研究，我们有能力打造属于自己的未来”（Tsui, 

2009）。由此，我们姑且把未来的目标定位为管理的世

界知识。个体研究者在中国管理理论、管理的中国理论

以及管理的世界理论上能驰骋多远，与个体研究者所拥

有的背景知识、情境知识和视界知识有很大关系，具体

如表 2 所示。 

 
Table 2. Analysis of individual research path evolution 

表 2. 个体研究者研究路径演变分析 

 情境知识 背景知识 视界知识 

世界管理理论 强 强 强 

管理的中国理论 强 弱 弱 

中国管理理论 弱 强 弱 

 

个体本土管理学研究者，如果拥有较强的背景知

识，对于西方既有的管理学理论和方法有严谨的把握，

可以在中国管理理论上有所建树；如果拥有较强的情境

知识，对于中国管理情境有敏锐的洞察，可以在管理的

中国理论上有所贡献；视界知识只有建基在较强的背景

知识和情境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使个体研 

究者成为世界管理理论的创造者。如果只有较强的

视界知识，而在情境知识和背景知识上表现弱，除非能

借助其他研究者力量，否则个体研究者将无从建树。 

中国管理理论和管理的中国理论都是个体研究者

在视界知识不足时，表现出的对于背景知识和情境知识

的偏好。如果个体研究者善于学习，可以通过经年累月

的持续学习和努力，不断完善自身的眼界和视野，最终

实现研究路径的跨越发展。所以，中国管理理论和管理

的中国理论，对于个体研究者来说不是二者择一的路径

和目标，而是可以随着自身的努力不断演进发展的过程

中的必由阶段。个体研究者选择“管理的中国理论”还

是“中国管理理论”，既是对科学共同体研究重点的一

种回应，也是对自身知识和能力研判后的一种理智决

策。同时，某一种选择都不是静态的、一成不变的，都

可以随着个体研究者拥有的多元知识的扩展而拥有更

大自主权和创造力。个体研究者自身优势发挥最大之时

必是对科学共同体学术贡献最大之际。 

3.2 对个体本土管理学研究者的建议 

3.2.1 问题意识：本土管理问题的管理学意识 

“我们需要鼓励学者研究一些在西方并不流行、

但对中国来说意义重大且相关的问题”（Tsui, 2009）。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对于提高中国组织绩效和中国重

大管理经验（如奥运会和载人航天等）问题的持续关

注，是决定个体研究者研究路径演变的前提。首先是

中国的研究问题，进而我们可以通过方法论的努力，

把已经明确的知识从中国情境当中分离并表现出来，

进而演化成对世界范围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Leung

（2009）认为，那些发展于中国、最初只在中国独特

情境内的中国理论没有任何理由不能成为普遍性理

论，继而被应用于非中国的情境，并被完善，这种知

识就是笔者所倡导的管理的世界知识。 

3.2.2 不断获取异质性知识 

异质性知识是创造力的源泉。对于个体而言，某

单一维度知识的增长，如背景知识、情境知识或视界

知识的增长，可能造成知识锁入和知识的互补性增长，

而无法形成库恩所说的范式革命，无法形成重大理论

突破的契机。只有不断地在不同维度上获得异质性知

识，才能在个体学术道路上走得更远。在对异质性知

识的不断获取基础上，中国学者将更加自主、创造性

地开发研究议题（Barney & Zhang, 2009）。 

3.2.3 个体学习和科学共同体中的对话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其未来并非命中注定，而

是由参与其创造过程的个体和机构所决定的”(Barney 

& Zhang，2009)。结合着文中基于知识视角的分析框

架，我们可以给予这句话更好的诠释。对于中国学者

来说，在管理学的研究道路上究竟能够走多远，既取

决于个体通过个体学习所拥有的知识，又取决于个体

在科学共同体的人际互动中所获得的知识。这些知识

包括背景知识、情境知识和视界知识。羊肠小道和大

道，科学共同体需要共同的目标，共同的价值观。个

体的支流汇入历史的洪流中，这个交汇点在哪里？在

于背景知识、情境知识和视界知识的共同演化。先拥

有背景知识还是后拥有情境知识并不那么重要，关键

是要不断地加以扩展和丰富。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管

理研究国际学会（IACMR）以及 MOR 为国内外学者

间提供了不断扩大和深入的对话平台，通过这种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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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研究者的知识不断扩展，相互之间的共识在不断

增加。诚如（Barney & Zhang，2009）指出，这种学

习是跨越路径的学习。跨情境研究（Whetten，2009）

更需要视界知识。 

总之，对于中国本土管理学者来说，到底是中国

管理理论、管理的中国理论还是管理世界理论的研究

路径演变，取决于个体对于背景知识、情境知识和视

界知识的吸收和获取。中国情境的管理问题研究中，

必然会冲杀出世界级的管理学大师，我们需要更多的

时间去打磨和历练，一代或者几代人以及科学共同体

的互动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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